
 

 
唐卡中的八思巴 

 

八思巴文瓷器 

作者：黄艾 

 

八思巴 (Drogon Chogyal Phagpa 1235-1280) ，本名羅卓堅贊 (blo-gros-rgyal-

mtshan) ，吐蕃人；西藏傳佛教薩迦派 (Sakya) 第五代法王，元朝首任總制院

院使，忽必烈大帝 (Kublai Khan) 的國師。八思巴就是「聖者」之意。 

 

 
八思巴文字母表 



 

 

八思巴文 ('Phags-pa script) ，亦稱蒙古新字 (mongxol tshi 或 hor yig gsar ba) 就是

八思巴根據吐蕃文字和漢語的語法而制定的一種新字，用以取代標音不夠準

確的蒙古文。這種字序從上到下，行序從左到右的拼音文字，既可以拼寫漢

語，又可以拼寫蒙語、藏語、維吾爾語等語言。八思巴文從1269年頒佈到元

朝末年，共用了100年左右。自從元朝頒佈八思巴文後，皇帝的蒙古文詔旨

皆改用八思巴文了。到了明代，八思巴文還通行過一段時期，迄清代便完全

廢棄不用了。 

 

 
八思巴文墨書底款「張」(左)  及 「宋」+ 花押 (右) 

 

 

八思巴文款瓷器是元代瓷器的時代標誌，考古資料顯示，元大都遺址曾出土

過兩件瓷碗，碗底墨書八思巴文底款，學者譯成漢語拼音是「章」或「張」，

無疑是物主的姓氏。 

 

在2003年於濟南市縣西巷遺址出土的元代龍泉窯青釉刻劃花瓷碗的八思巴文

墨書底款經確認後，左側的八思巴文翻譯為漢字「宋」，右側八思巴文則可

能是徽記、花押或者年號。而根據已破釋的「宋」字，可能是瓷碗生產者或

物主的姓氏和標記。龍泉窯系的大窯、安仁口窯、麗水窯與及南海窯遺址，

都曾出土過帶八思巴文的瓷片。 

 

 

 

 



 

 

 
各式八思巴文底款 

 

八思巴文款瓷器裡最為人知者是位於美國華盛頓 (Washington DC) 獨立大道 

(Independence Avenue) 的佛利爾美術館 (Freer Gallery of Art) 於1920年入館的一

件青花八思巴文款五爪龍紋盤，由於當時國人對元青花瓷器完全未開竅，這

件瓷品被美國學者波普 (John Alexander Pope) 斷作是明代正德年間景德鎮的產

品。波普此人就是把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2nd Baronet）所藏之「至

正十一年銘青花雲龍象耳瓶」為標準器，對照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

（Topkapi Sarayi Müzesi）的元青花藏瓷，排比研究，於1952年發表了論文；

又於1956年發表了504頁對伊朗阿德比爾神廟（Ardebil Shrine）的元青花藏瓷

研究論文；就是他開啓了國人進入研究元青花的殿堂大門。 

 

 

 
佛利爾美術館藏「至正年製」八思巴文底款龍紋盤 

 

但我參看佛利爾美術館有關該八思巴文底款龍紋盤的資料，仍作元代「至正

年製」(Zhizheng Nian Ji 1341-1367) 。事緣該館於1992年攜了八思巴文底款的照

片，到北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交流，社科院近代史所八思巴文專家確認這個

八思巴文底款應讀作「至正年製」，而此五爪龍紋盤為至正年間製造。 

 



 
北京故宮藏正德青花八思巴文款海水龍紋盤殘器 

 

1994年，景德鎮出土的八思巴文「至正年製」㡳款殘器引起了國內專家、學

者和收藏家的熱烈討論，後來經分析確認，這些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青花瓷器

是明朝正德時期景德鎮官窯燒製的，八思巴文款識屬於後朝仿前朝。至於為

什麼在元朝滅亡一百三十多年後，還要用八思巴文來仿前朝的款識，是因為

當時番僧仍用八思巴文，而明朝歷代皇帝均與蒙、藏高層僧侶保持密切關係，

正德官窯龍紋瓷器以八思巴文書款，一是供入住豹房的國師、活佛使用，一

是犒賞蒙、藏喇嘛，以示友好和尊敬。這個現在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出

土殘器，也因此定性為「正德年製」了。 

 

 
八思巴文仿款 


